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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箋鴻帶著一絲胸悶睡醒過來，胸口的一對乳房已經飽脹的又大了兩分，乳頭漲的不禁豎了起來。



趕快起來。箋鴻心裡想著，趕快抓起睡覺前就放在床上的袍子匆匆披在身上，一邊繫著腰帶一邊走出去。



這裡是吳家燒烤店的後場，養著二十個肉畜十個奶畜。箋鴻就是乳娘中的一個。從十八歲起她做這一行已經有五年了。



「早啊。」一個身材消瘦的女孩跟她打個招呼，顯得有些無精打采。



最近燒烤店的生意不錯，黑心的老闆往往等不到肉畜們身子完全恢復就要把她們再次宰殺。



有一兩個女孩想提議緩一緩，結果老闆娘把眼睛一瞪：「不想幹啦！外面想幹的人排著隊！」



現在經濟危機，大學生都找不到工作，像她們這樣還能有一身肉可以賣，已經是不錯了。



箋鴻賣的是奶水，聽上去似乎要比做肉畜輕鬆一些，可是入了行才知道做奶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早啊，琦琦。」箋鴻說話細聲細氣的，她是個文靜的姑娘，也是怕說話聲音大了，會讓奶水滴出來。



「今天又輪到我了。」琦琦摸摸自己身上的肉：「都還沒有長出來呢。」



「老闆算好的了。」箋鴻對她道：「有的肉店的老闆在動手之前，還要給肉畜灌水。」



「妳也還好啊，老闆娘沒給妳們打激素。」琦琦總算是笑了一下：「我看到那些打了激素的乳畜，乳房都大的嚇人，估計是嫁不出去了。」



是啊，箋鴻正在談朋友呢，要是把身材搞壞了，一對乳房大的像布口袋一樣，肯定沒有帥哥要的。



「還在囉嗦什麼！還不去幹活！」老闆娘不知道從哪兒橫地裡殺過來，嘴裡還叼著一隻香煙。眼睛只一瞪，就把兩個姑娘嚇得趕緊就跑進了後堂，一個往左，一個往右，各自去各自的崗位了。



箋鴻的乳房經過了一晚上的積蓄，早就已經飽脹脹的蓄滿了奶水。刺激著她趕快坐進自己的小隔間，拿起桌上的塑膠吸嘴套在自己那兩顆漲大的到了快要裂開了一樣的蓓蕾上，然後用手輕輕地撥開真空泵的開關，一陣微微的馬達聲傳來，只感到兩邊的乳頭同時一緊，那原本就正好卡在吸嘴與軟管之間的乳頭一下子就被吸了進去，在那狹小的空間裡被拉成長長的一截。



箋鴻順著乳根往前推著乳房，白色的乳汁在真空的吸力下從乳孔中飆射出來，將透明的軟管打成了一片暈白色。



「嗯……」箋鴻一面擠壓著乳房，一面用手指壓弄著乳頭，好讓那些乳汁出來的更流暢些。只有這樣，她胸前的悶悶的感覺才會輕鬆些。



其實，箋鴻並不是個非常完美的乳畜，因為她的乳房從外觀上看並不是十分的豐滿挺拔，只能說勉強擠一擠，還能看見溝。



雖然說產乳量和乳房的大小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可是在一般人的印像中，她這樣的小胸女生似乎做一隻乳畜不夠格。



還好，這家店的老闆是他們家的老鄰居，也算是走後門，在箋鴻拿到了乳畜合格證之後就讓她上崗了。



白色的奶水越流越多，箋鴻心口的沉重也越來越輕。



漸漸的，兩隻１００ｍｌ的奶瓶都灌滿了，她的雙乳也再吸不出來什麼了。



箋鴻便關掉真空泵，重新披上衣服，把那還熱氣騰騰的奶瓶打好封口拿到外面交給老闆娘。



「就這麼點啊。」老闆娘不滿意的道，「去吃飯吧，吃完飯回來再擠一次。」



老闆娘算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同情心的人了。不把這些丫頭們的血汗和乳汁榨乾淨是不會鬆口的。



箋鴻不敢和她爭辯，默默的到大師傅那兒去排隊領飯，由於今天早上多睡了十分鐘，出門就沒有好好的穿衣服，裡面連件胸圍都沒有，不用太好的視力就都能看得見她那乳頭還硬硬的挺在衣服上。



「嘿嘿……」裡面幫工的伙計發出一聲淫褻的笑聲，卻馬上就招來老闆娘的痛罵：「作死啊！沒看過你媽的奶子啊！不想看回家看你妹去！」



大師傅波瀾不驚，面無表情的給她打了一份飯讓她帶回去吃。



箋鴻小心翼翼的捧著早飯低著頭從老闆娘身邊走過，她連道謝的勇氣也沒有。



這就是她一天的工作，也是生活的開端。永遠伴隨著的都是那些不懷好意的男工色迷迷的眼神和老闆娘的斥責，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其實和琦琦比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琦琦比她大兩歲，也是家裡最大的孩子，下面還有五個弟弟妹妹要養活。



她爸爸媽媽都是普通人，掙來的工資還不夠維持生計的，要不然也捨不得女兒來做這流血割肉的生計。



燒烤店的生意要到晚上才來，不過肉畜卻是都要在早上就完成屠宰。



琦琦把衣服脫掉爬到水槽裡面去，自己拿下來一個蓮蓬頭往身上噴著水，周圍的幫廚走來走去，她絲毫不忌諱把自己的隱秘部位暴露在這些男人面前，反而大大的岔開雙腿，認真的沖洗著自己身體裡的每一個邊角——畢竟要是老闆娘接到投訴說肉不乾淨，她是會被扣工資的。



「快點脫衣服！」一個胖乎乎的幫廚拉著一個小姑娘的手大吼大叫道，琦琦好奇的看過去，只見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女孩，正如花骨朵一樣的年紀，穿著紅毛衣配著白色的襯衣，腰下圍著一條黑色的短裙，纖細的小腿被黑色的打底褲包裹的緊緊的。



琦琦看見那個小姑娘都快要哭出來了，可是手還是緊緊的護在胸前。



那個胖幫廚叫王紇，是個手腳不怎麼乾淨的人，有時候會趁著老闆娘不在偷偷的把美肉打包拿回家去。而且對她們這些肉畜也經常動手動腳的，只是肉畜們看他多半是有賊心沒賊膽才沒有向老闆娘告發而已。



「怎麼回事，怎麼吵？」一個懶洋洋的，帶著點無賴的聲音從後門穿了過來，琦琦知道是誰來了。



在老闆娘不在的時候，就算他最大了。



燒烤店的少東家，二少一副還沒有睡醒的樣子，打著哈欠走了過來。



他看了看那些還在水槽裡帶著的肉畜們，又看看那個可憐兮兮的女孩子，最後把目光落在了王紇身上。



「少爺。」王紇趕緊鬆開他的肥手：「這個新來的丫頭不聽話，不肯脫衣服。」



「不肯脫你就好好說嘛，非要人家告你強姦啊。」二少拖長了的少爺腔軟綿綿的，但是卻讓那五大三粗的王紇不寒而慄。



二少走到那姑娘面前，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好一張標致的瓜子臉，」他一邊讚歎著，仔仔細細的打量著這姑娘的身形：「肉少了點，不過沒關係，本少爺喜歡最要緊。」說著，他不滿的瞥了一眼還待著一邊乾立著的王紇：「待著幹什麼！等著扣工資啊！都回去幹活！」



雖然他是對王紇一個人說的，但是這話彷彿具有面殺傷的威力，大家都不約而同的低頭忙碌了起來，生怕被少爺抓住樹立一個「吃多幹少，白養米蟲」的典型。



王紇左右看看，正巧就一眼看見了琦琦，一個箭步衝上來就站在她面前——生怕是別人把她給搶走了一樣。不由分說的就將她的頭按下，一手用力的分開她的臀，露出裡面那個香嫩嫩的菊花，然後琦琦就只感到那兒一陣劇烈的疼痛，這個蠻牛樣的傢伙，絲毫不顧及身下肉畜的感受就把一個通用浣腸管子插了進去。



強勁的水流沖擊著她的腸道，她感覺好像快要有水要從嗓子眼裡面給冒出來了一樣。



王紇這才把管子頭拔出來，拍打著她那圓滾滾的小腹：「快點，快點，拉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是那個紅毛衣女孩在場的緣故，琦琦忽然覺得自己赤身裸體的樣子很羞恥，可是王紇卻不管她到底是什麼想法，只是不斷的按著她的肚子，將她的屎尿全都弄得流出來，轉瞬之間又被水流沖的乾乾淨淨。



然後又是重複上一步的操作，他再次將那管子插入到她的腸道裡，灌水，然後再拔出來，拍打擠弄著她的肚子，讓她當著二少和那個女孩的面失禁。



忽然，她覺得眼角有些熱熱的，是淚水嗎？



為什麼會這樣，她也不知道。屁股後面火辣辣的疼，似乎還流血了，這沒什麼關係，在生物芯片的作用下，這只會讓她感到幸福。但是她卻第一次發現，少爺沒有在看她，而是在看那個蜷縮在她懷裡的女孩。



過去不是這樣的，從少爺代替他老爹接手廚房以來，幾乎每一次琦琦接受屠宰和解剖，他都會在她身邊，用溫柔而充滿關懷的目光看著她。她知道的，他喜歡她！



去年他的生日的時候，他就用她做了一頓全烤來招待他的朋友們。



可是，為什麼……



她來不及多想，王紇就把她一把抱起，夾在肋下來到一排鐵鉤子前。



這裡是屠宰區。



大約是因為被少爺看著的緣故，他想表現得積極一些，而在他的字典裡，積極等於粗暴。



他的力氣很大，單臂夾著才一百斤剛出頭的琦琦顯得很輕鬆。



王紇將琦琦的身子倒轉過來，左手抓住她的兩隻腳踝，抖了抖，似乎是要將她的骨頭給抖散一樣。然後抓起鐵鉤子上的一圈繩子將她的兩個腳踝分別捆上掛在兩個鐵鉤子上。



他抬起一個鐵鉤子將它放到較遠的一個凹槽裡卡住，這樣，琦琦的雙腿就成一個大大的「ｖ」字型打開，而她被迫看著地上，那是一條被血污浸透了的地溝，在與她平行的位置上，已經有兩個女孩在接受屠宰了。



王紇從刀架上拿來一把長長的尖刀，迷信似的先將刀刃在琦琦的陰戶上來回磨了兩遍，嘴裡還念念有詞。



作為一隻肉畜，她們的身體表面除了頭髮和眉毛，是找不到其它的毛髮的。因此她能夠完整而清晰的感受到那冰冷的刀刃從自己皮膚表面滑過時的感受。



忽然的，一陣鑽心的痛從膝蓋後面傳來，但卻在轉瞬之間被植入她大腦的生物芯片轉化為高潮電流，她的身子激動的顫抖起來，原本被冷水反覆沖刷而有些發白了的身子也因此而變得粉紅起來。



王紇絲毫不在意她的舉動，非常快速的用刀在她大腿上齊膝關節，下齊腹股溝的地方，畫了兩個圈，然後用手往上慢慢的翻去，就像是脫絲襪一樣，將琦琦大腿的皮膚給脫去了。展露在他面前的就只剩下底下紅色的肌肉和一些淡黃色的脂肪。



二少滿意的看著他的操作，同時還在品味著被自己摟在懷裡的那個女孩發抖的身子。這是多麼可口的一隻羔羊啊，若是直接燒烤掉未免浪費了些……



他正這麼想著的時候，王紇已經將琦琦兩隻大腿上的皮膚都給「脫」了下來，然後再用到將那鮮嫩的大腿肉割下放到一個標記好了的袋子裡交給個小伙計去切碎穿簽子。



待兩條大腿上的肉都刮下來之後，王紇換上一把小刀將她的大小陰唇連帶著那個已經勃起如黃豆大的陰蒂一起割了下來，這雖然是小小的幾片肉，但是物以稀為貴，賣起來比她那十幾斤腿子肉還要值錢。



此刻琦琦已經被接連不斷的高潮弄的神魂顛倒，期盼著他下手再重一點，弄得她更疼一點才好。



王紇將鐵鉤子的間距拉的更大一點，並且又拿來兩個鐵架子勾住她的腿骨，好讓她的胸部和他保持差不多水平的位置。



琦琦的乳房已經在快感中變大了一圈，王紇可沒心思管這些，他粗暴的抓住她的乳房—??—



現在的科技很先進了，生物芯片都已經智能的到了可以識別各種傷痛的原因，在有些條件下，一些輕微的痛苦不會被轉化成快感——



也就是說，他這樣像抓住一塊橡皮一樣的抓住她的乳房，卻沒有感到高潮，而是痛苦。



但是，隨之而來的，寒光一閃，她看見鮮血噴薄而出，她那不大不小的奶子已經離開了她的身體，被他丟到一個籃子裡面去了。



將兩個乳房一起割下之後，伙計們會把這些乳房集中送到一個大鍋裡面去去皮，用文火煉成乳油，這是做燒烤的極品油。



割下乳房之後，王紇用刀在她腰間畫了一圈，然後用雙手使勁的朝下扯著，彷彿是在給倒吊著的琦琦脫毛衣一樣。



沒有錯，他的少爺，二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他脫得是一件真正的毛衣而已。



那個小姑娘看到琦琦的雙乳就這麼不翼而飛之後登時就嚇得暈倒過去了。二少趕緊扶助她，一邊還幫她脫掉身上的衣服。



這還是個青澀的女孩啊。身子剛剛發育好，小乳房白嫩的好像才出爐的饅頭一樣，二少忍不住把鼻子湊上去聞了聞，一股幽香飄來，幾乎讓他醉了。



乘勝追擊，他脫掉女孩的裙子和那黑色的打底褲，撫摸著她那絲綢一樣柔順而有光澤的肌膚，口水幾乎就要滴了下來。



這個女孩很輕，估計最多也才八十斤，老媽肯定會要逼著她吃胖的，可是太胖了就沒有味道了。



雖然經營的只是一家燒烤店，可是二少一貫以美食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員工。



他抱起這個女孩就來到一張空閒著的案板前，這是他專用的工作地點。



比較寬敞，也正好能滿足他的趣味——



他不喜歡流水線一樣把女孩子分解成一塊塊分門別類的美肉，他喜歡的是將她們還有意識，能說話的時候，就做成美餐，最好還能與之分享。



這個女孩該怎樣享用，才不會浪費呢？



二少摸摸下巴，開始了今天的第一次思索。



那邊，琦琦的肉已經被處理的差不多了：



脊柱被拆下來熬成高湯，肋骨自然是用椒鹽抹過之後等著客人來點。



還有那些肝膽腸胃，自然有小學徒來手忙腳亂的處理，王紇把她的一對明目挑出來之後又割下了她的紅唇，便把她丟在一邊不聞不問。



還是偷偷溜出去抽煙比較要緊。



二少拿起一把窄窄的長刀，若有所思的望著這個女孩子，忽然間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箋鴻被老闆娘斥責一通之後灰頭灰臉的回到了宿舍，張芊不多一會兒也回來了，她倆同住一個宿舍，也是無話不說的好姐妹。



「怎麼了？」張芊把大包小包的東西玩桌上一丟，看箋鴻似乎不太開心的樣子便坐到她身邊來：「有什麼事情啊？」



「沒什麼？」箋鴻笑了笑：「出去買東西的啊。」



「嗯。」張芊把袋子打開：「買了些水果，還有些生活用品。早上起來的時候看妳還睡著香就沒叫妳。」



「我睡過頭了。」箋鴻嘆口氣：「老闆娘臭了我一頓。」



「別往心裡面去，」張芊正說著，忽然外面有人「砰砰」敲響了門。



「誰呀？」箋鴻應聲道。



「是我啊，箋鴻姐姐。」來叫門的正是二少，張芊聳聳肩：「來找妳的吧，二少最近來找妳可有些頻繁啊。」



「別瞎說，」箋鴻心裡面由她自己的算盤呢：「我拿他當弟弟。」說著她就去給二少開門，心裡打定了主意：沒事的話，就不放他進來，免得有人說閒話。



外面二少倒是空著手，什麼都沒拿，箋鴻堵在門口：「少東家，有什麼事情嗎？」



「沒什麼事，」二少盯著她那棱線分明的俏臉看個不停。



箋鴻的臉蛋算不得柔和，但是卻別有一番英氣：「來問問姐姐妳中午有沒有空？」



箋鴻眼珠子轉了兩圈：「幹嘛？」



「請妳……們吃飯啊。」



二少個子高，看見裡面張芊的影子，馬上就改了口：「妳們天天出奶多累啊，中午我給妳們做個新鮮的肉畜吃。好不好？」



「有新鮮的肉畜吃啊。」張芊跑過來：「二少好大方啊。」



「應該的，應該的，」二少奇怪的笑道：「姐姐們記得飲料自帶哦。」



箋鴻把眼睛一瞪，作勢要打：「作死啊，討打。」



二少趕緊跑開了：「一定要來哦，我去喊瑩瑩她們去了。」



「這小子，」箋鴻把門關上，轉身看著張芊：「嘴巴上最會討便宜了。」



張芊嘻嘻笑了：「妳管他呢，有大餐吃就可以了。」



午飯時間很快就到了，箋鴻、張芊、還有隔壁宿舍的一個叫王雪的女孩一起去工作間把乳汁給排空了之後才去４號包廂，其他的女孩子們也陸續來了，倒是請客的二少卻訕訕不來。不過沒關係，桌上擺著水果和涼菜，先吃就是了。



「箋鴻妳今天的指甲油很好看哦。」



「小雪妳的這件衣服真不錯啊，哪裡買的啊？」



女孩子們正在嘰嘰喳喳的時候，忽然包廂門被打開了。廚師打扮的二少推著一輛推車就就進來了。



「美女們，不好意思久等了。」二少優雅的鞠了一躬：「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店裡新來的肉畜，叫夏宜。來小夏，和姐姐們打個招呼」



說著，他把推車上蒙著的白布掀開，裡面躺著個一絲不掛的女孩子，只在胸前和腿間點綴了些花果。



她艱難的笑了笑：「姐姐們好，我是夏宜，今天第一次做肉畜……」



「還是個小姑娘呢。」箋鴻笑道：「第一次見面就要吃你，真不好意思。」



「沒，沒關係，」夏宜大概是還有些緊張，說話都還帶著顫音：「希望姐姐們能喜歡我的肉……」



「這樣可愛的妹妹，肉一定很鮮嫩，」許馨都已經忍不住拿著筷子來磨蹭了：「二少啊，做什麼好吃的給我們姐妹補補奶啊。」



「各位姐姐稍帶，大餐馬上開始。」二少微微一笑，將那小夏抱到圓桌上放在那長方形的透明烤板上，然後拿了一塊隔熱枕頭墊在她的髮髻下面：「待會兒姐姐們吃的時候可要記得多多評論哦，小夏等著各位姐姐的點評呢。」



「咦，後面的龍骨已經被你拆掉了嗎？」王雪的眼睛最尖，好像看見她背後有些血漬滲透出來。



「沒有錯，我已經拿去熬了高湯，等會兒就可以端上來，」二少眨眨眼睛：「特地放了幾味中藥給姐姐們好下奶的。」



又是一陣排山倒海的聲討，在座的可都還是沒嫁人的大姑娘呢，你開什麼玩笑。二少不得不又鞠躬道歉，降尊紆貴來為諸位姐姐們切菜。



「我要嚐嚐小夏妹妹的小手。」許磬一點都不客氣：「白白嫩嫩的，看上去就很細滑，味道一定不錯。」



「好，」二少將烤板加熱一檔打開，熱量從夏宜的身下傳來，慢慢的烘烤著她嬌嫩的肌膚。這樣整體活烤的雖然浪費了整整背面的皮膚，但是脂肪卻毫無損失轉化到肉中去了，比外加油脂的味道更美。



「在肉加熱之前，先請姐姐們嚐嚐涼菜。」二少拿起一把銀刀對準夏宜那花骨朵兒一樣的乳頭就要切了下去。



「是生吃乳片嗎？」箋鴻忽然道，二少點點頭：「箋鴻姐姐果然是見多識廣，這一招，我也是才學來沒有多久呢。這一片，就請姐姐先吃吧。」



說話間，二少已經將連著乳頭乳暈那小小的一片橫切了下來，由於這把祖傳銀刀的特殊功效，夏宜的血立即都被刀給吸掉了，一絲都沒有流出來。



二少用刀子盛了那乳片送到箋鴻面前。



生切乳片，每一片大小不均，但歷來美食家最津津樂道的無不是美女乳尖的這一點小小嫣紅。



箋鴻受到這樣的招待，自然不敢怠慢，連忙用筷子夾起那小小的一片，舉在目前仔細觀看，只見那不過是比一員銀幣??稍大的一塊肌膚，卻層次分明的呈現出三種色澤：



乳頭的分紅，乳暈的嫩紅和乳皮的雪白，而那小小的乳頭只比一顆赤豆稍微大一圈，滾滾的，分外可愛。



「快點吃啊。」王雪催促著她，箋鴻看了看夏宜，只見她面帶桃紅，也正心情忐忑的看著自己，便將那小小的乳片放入到齒間，貝齒上下輕輕一和，只覺得一股汁液就飆濺出來，而那乳片也已經斷做兩結。



箋鴻細細的嚼著這嫩肉，只覺得汁多肉嫩，彷彿是入口即化，真的是好吃極了。



「真的這麼好吃嗎？」秋玲聽她這麼說完，也忍不住哀求二少：「好少爺，也給我來一片吧。」



「諸位姐姐少待，」二少不慌不忙：「待我一片一片的為妳們片來。」



說著，他就用極快的速度將夏宜的左乳做成了十來片乳片，均勻的分給大家吃。



而這些吃客們的吃法也各有不同：有好原味的就直接生吞活嚼，也有口重好芥末的，要在兩邊都塗上芥末粉才捲成一卷吃下去，還有用生菜裹住，蘸了番茄汁才一口一口吃下去的。



不過雖然吃法千奇百怪，各出新裁，但吃過之後沒有不稱讚的，恨的只是這夏宜妹妹年歲還小，乳房發育不夠完全，一隻鴿乳，只夠每人嘗個新鮮的。



待把左乳食畢，十姐妹們又把目光齊齊的投向了那還完整的右乳。



二少看出了大家的心聲，便按下桌下一個隱藏著的電鈕，使那長方形的烤板轉了半圈，好叫那右乳正對著自己。



開胃涼菜已經吃過了，二少下面要奉獻給大家的是一道甜品。



眾所周知，少女之乳，雖然未曾哺育，但已經為將來做好了準備。



只見二少附在許磬耳邊低語了幾句話之後就見她粉臉一紅，伸手解開衣襟，將一個杯子拿到乳前，開始緩緩地往裡面擠著乳汁。



而在她擠奶的同時，二少也從那推車裡拿出來一個玻璃罐子，裡面裝著半瓶子金黃色的蜂蜜，他拿起一個注射器，從裡面吸了一管子蜂蜜，然後將那針頭抵在夏宜那細細的乳孔上，她似乎有些害怕，但乳頭卻不知不覺的勃起了起來。



二少只稍稍一用力，那細細的針頭就插進了她的乳孔之中。



初開始的時候夏宜也忍不住蹙了一下眉，旋即便轉而為滿足的輕笑，，二手的手法乃是出了名的溫柔，非常輕柔的將那蜂蜜一點點注射到她的乳管之中，沒過了一會兒，便見夏宜那嫩嫩的鴿乳比之前似乎大了真正一圈，到此刻，二少才揮動銀刀將那乳房齊根削下。



正好，許磬也把那滿滿一杯還熱乎乎的奶水遞了過來，二少重新拿了個小鍋，將那蜜汁乳房放在其中，又將許磬的那杯奶也倒在裡面，然後放在一個電磁爐上加熱幾分鐘後拿下來，只見那白花花的奶子鼓鼓漲漲的，顯然是已經將那奶水都吸收了進去，二少用刀將那奶子分成了十份，挑給各位姐姐一人一份，請大家細細品嚐。



「好吃。」王雪贊不絕口：「既有乳肉的鮮嫩，還有蜜汁的香甜，當然，還少不了我們許磬妹妹的奶香了。」



大家紛紛稱讚，弄得許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這沒什麼，沒什麼。」



她越說，大家越是起哄，二少忽然心裡冒出來一個好主意，決定以後有機會再實踐一下。



蜜汁乳肉吃過了之後，大家對面前的這道大餐更加期待了，幾個丫頭指指點點的開始要吃排骨了。



只見二少的銀刀揮動，不一會兒，夏宜胸口的皮膚都被脫了下來，露出裡面半生的肉，底下的烤板雖然開的小檔，但是經過這麼長時間，肉都已經半熟了，正好二少可以放鹽倒胡椒粉，均勻的抹上燒烤醬，然後將用小電鋸將那排骨給分拆下來，每個姐妹面前都分著一塊。



燒烤店的圓桌也不同於其他飯店的圓桌，每個座位都是固定的，因為作為面前都有著一個液化氣燒烤架，不用的時候可以收到桌子裡面去，燒烤的時候只要按下一個鍵，彈簧鬆開，就會跳出來一個方方的四方架子，底下的液化氣噴燈也隨即打開，大家把那排骨放到上面略略烤過，不一會兒就肉香四溢了。



「二少啊，不給我們拿點喝的啊。」有姑娘抱怨道，二少狡黠的笑道：「我不是通知過了嗎？飲料自帶。」



「討厭，」雖然這麼說著，可是姑娘們還是抵不住口渴，紛紛寬衣解帶，拿起杯子對著自己的乳頭開始擠奶，張芊一邊擠奶還一邊道：「二少，到時候老闆娘抱怨我們今天完不成定額，你要出來給我們作證的啊。」



「那是自然了的。」二少欣賞著面前燕瘦環肥，大小不一，但都是那麼可愛的乳房，看著那紅紅的乳頭中飆射出的一股股乳汁，自己也忍不住咽了嚥口水。



「來，姐妹們先乾一下。」張芊一手掩著胸，一手舉著杯子站起來：「祝大家永遠青春美麗，奶水充沛。」



「一定要多點奶水才好。」許磬抿了一小口：「喝自己的奶水，還真不太習慣呢。」



「是啊，我就沒怎麼喝過自己的奶水。」王雪一邊啃著排骨一遍道：「這排骨挺脆的，真好吃。」



「二少，我要的爪子可以給我了嗎？」



許磬望著小夏那已經飄著白煙的小手哀求著二少，二少望著她那圓滾滾的奶子，忍不住咽了嚥口水：「許姐姐，讓我吃吃妳的奶子，就好了。」



「我這就給你擠，你把杯子給我。」



許磬以為他要喝自己的奶水，就伸手找他要杯子，誰知道二少可打的不是這個算盤，他輕輕的搖了搖頭：「許姐姐，我要從妳那兒吸出來才好。」



他這話一出，許磬登時臉就紅了：「你是二少，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啊。」



「姐姐，我哪裡有。」二少色迷迷的盯著她那一對鼓脹脹的奶子：「只是想喝一點新鮮的嘛。」



「擠出來就不新鮮了啊。」許磬發現他的目光不對，連忙掩住胸口：「真是色狼。」



「那也沒有直接喝的好啊。」二少是垂涎欲滴了：「就喝兩口，好不好？」



「讓他喝吧，」王雪和張芊兩個起哄道：「讓他喝吧。」



姐妹們都起哄起來了，許磬也沒有辦法，只有羞答答的站起來，一手拖住左乳，含羞道：「只許喝兩口哦。」



二少立馬顛顛的跑過去，先嗅了嗅那撲鼻而來的奶香，而後才將那紅紅的乳頭含到嘴裡，用力一唆，只覺得一股乳汁飆射出來，灌了他滿滿一口，他趕快將這口奶水嚥下，卻並不著急吸第二口，而是用嘴唇將那奶頭含著，好好的磨了一會兒，才吸出了第二口奶水。



待他鬆開許磬的奶頭，她早就面色潮紅，小心肝砰砰的跳個不停了許磬。紅著臉坐下，扯了一張餐巾紙將他留在乳頭上的口水擦掉，只不過抬頭看二少的目光，卻不由自主的變得溫柔了些許。



二少果然是言而有信，當即便把夏宜那一隻已經烤的又焦又香的小手割了下來呈給許磬。



許磬接了盤子，吹了吹，也顧不得什麼鳳儀，兩隻手齊上，撕扯著夏宜那香嫩多汁，外焦里嫩的小手。不時的扯下一根手指頭在那蘸醬碟中打個滾兒，吃的津津有味。



「我也要吃，二少。」



王雪望著另外一隻小手，也巴巴的叫道，二少壞壞一笑：「雪兒姐姐，讓我也喝兩口吧。」



王雪臉紅了紅：「討厭呢。」



「那我把這個也給許磬姐姐了。」二少故意作勢要斬斷那手腕，王雪連忙站了起來：「給你喝就是了，不許多喝啊。」



「我明白。」二少忙湊過去，也撲在她懷裡，叼著那香嫩的乳頭好好的唆了幾口，將她那又香又甜的乳汁咕咕喝了兩大口方才放開。



王雪拿餐巾紙擦了擦乳頭，接過二少遞給她的那隻小手歸位坐下吃去了，其它的姐妹們也都望著烤板上那已經開始熱氣騰騰的雪白身子，琢磨著從哪兒開始吃起。



二少又將那烤板轉了半圈，使夏宜那雪白乾淨的小腳丫子衝著自己。



那五個微微彎曲的腳趾頭已經被熱氣燻得有些變白了，可是還是那麼可愛。



他快速的揮動銀刀將那兩個小蹄子斬了下來，卻不遞給任何一個姐妹，而是將它們豎立著放在烤板上。



隨後二少開始將夏宜小腿上的皮膚一點點的剝下來，露出裡面已經烤的變成了灰白色的肉，一邊刷上調料，一邊用刀片成薄片，輪流分給眾位姐妹。



由腿向上吃過去，每塊地方都只吃了一點，待吃到夏宜的大腿根地方的時候，還剩下了不少。



「這烤肉真不錯。」張芊抿了一口自己的奶水：「恰到好處，不焦不燥，既保留了原來的水分，又帶有燒烤後的香氣。二少，你的手藝是越來越好了。」



「難得姐姐這麼誇獎我，那這個小蹄子就送給姐姐補身體了。」



二少將那已經熟透了的蹄子送到張芊面前，她卻微微笑著站起來：「看你這麼乖，姐姐就讓你來喝姐姐的奶吧。來吧。」說著，她托起那一對豐滿的玉乳，手指還有意無意的掐弄著那紅通通的乳頭，似乎從那乳孔中正要擠出奶水來一樣。



二少自然不會拒絕這樣的好事了，連忙就湊上去含住張芊的右乳，使勁的吸著她那甘甜的乳汁，張芊也沒規定他只能喝幾口，只是微微的看著他笑，一邊還對姐妹們笑道：「看見沒，喝的多像個孩子啊。」



二少好好的喝了幾口才意猶未盡的將那乳頭吐出來。張芊擦了擦乳頭，含笑坐了回去，拿起那嫩嫩的小蹄子津津有味的啃了起來。



還有最後一個小香蹄，該給誰好呢，二少的目光在兩週巡視著，眾家姐妹都已經吃的不亦樂乎了，喝著自己的奶水，或者交換嚐著別的姐妹的奶水，一個個都解開了衣扣，松掉了胸罩，玉體半露的挺著那一對對尺寸各不相同的玉乳，嘰嘰喳喳的說著話。



他看了一圈，用鏟子鏟起那最後一個小香蹄，端送到箋鴻面前，道：「箋鴻姐姐，我知道妳已經有男朋友了，所以就不用給我喝奶了。這個送給妳吃。」



箋鴻臉紅了紅，接下了那個小蹄子，輕輕地道了聲：「謝謝。」張芊一邊啃著那小蹄子，一邊用胳膊肘捅了捅她：「二少好紳士啊。我都不習慣了。」



二少回到他的位置上繼續忙碌著，箋鴻紅著臉：「別瞎說。」



「真的，」張芊小聲的道：「說不定二少真的喜歡妳呢。妳看，他在看著妳呢。」



箋鴻的臉越發的紅了：「別開玩笑了。」



二少嫻熟的將夏宜的兩條大腿骨拆掉之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她那肚子上，因為大家隱隱約約的似乎已經聞到了一些肉香，再就是已經有眼尖的發現，夏宜那嫩嫩的小穴兩片陰唇都已經被用針線縫合了起來，這樣做，肯定是有什麼道理的。



「湯也差不多該煮好了啊。」二少看了看掛在牆上的時鐘道。只見他拿起那把銀刀，輕輕地在夏宜的肚皮上來回摸了幾下，彷彿是個有經驗的瓜農在挑選西瓜一樣，最後還是選定了從她的那個小肚臍眼那兒入手，豎著一刀將夏宜的肚子分成了兩半，登時一陣白霧裊裊從那創口裡升騰了起來，二少用刀子在她肚子上畫了一個圈兒，隔出來一個圓形的口子。



眾人一齊望了過去，只見夏宜的那肚子裡面原來早就被二少做成了肉鍋，裡面的內臟一些被去掉不要，一些被切碎了碼在裡面，澆上水，擱好配料，在大家吃著烤肉的功夫里，這鍋高湯就在她的身子裡慢慢的熬好了。



「姐姐們先吃塊龍骨。」二少拿著湯勺給眾家姐妹們舀著湯，每人都分到了一兩塊龍骨，上面的肉很多，又在這少女的體內悶了這麼長的時間，可謂是入口即化，香甜無比。



「這湯好好喝哦。」秋玲驚嘆道：「二少，你是用什麼燉出來的啊。」



「當然是對各位姐姐的無比愛意了。」二少厚著臉皮笑道：「這裡面放了好多中藥，都是下奶催乳的，姐姐們一定要喝完啊。」



「哇，這個是夏宜妹妹的卵巢吧，讓我撈到了！」王雪大驚小怪的道，只見她用勺子配合著筷子夾起來那小小的一塊卵巢，大約只有她的拇指頭大小，也真難為她能找得到。



王雪將那小小的一塊肉放在唇邊吹了吹，待它稍稍涼了一些後便送到口中，閉著雙目好好的享受著這個難得的美味。



要知道在市場上，少女的子宮與卵巢是與雙乳、外陰並稱為三寶的絕佳滋補品，乃是家居養生、饋贈親友的不二禮品。



「味道很不錯吧，」二少望著她，呵呵的樂了。



王雪細細的咀嚼著那塊細滑的肉，只覺得裡面浸滿了汁水，卻又還帶著一絲韌勁，實在是捨不得就這麼吞嚥下去，可惜那一小塊畢竟就只有那麼大，最終還是要到她的肚子裡安家。



「味道真美啊……」張芊忍不住讚歎道，那湯味道鮮，色澤濃，她都已經喝了一碗了，還忍不住又喝了一碗，並且還撈了兩塊肉吃。



「還有最後一點湯，留給夏宜妹妹喝吧。」箋鴻提議道：「讓夏宜妹妹嚐嚐用她的身子煮出來的湯是個什麼味道。」



「好啊，」大家一致同意了這個決定，讓二少把最後一點湯盛了起來單獨裝好，王雪一再的叮囑他：「這個，是給夏宜妹妹喝的，你不許偷喝哦！ 」



「我知道，我知道，妳們放心吧。」二少將夏宜的頭一刀砍下來之後小心翼翼的裝進培養容器之中，再過四十八小時，她就能從裡面走出來了，不過還很虛弱，需要在床上再躺兩天，等到第五天才能活蹦亂跳的在院子裡走動。相信，有她來了，琦琦的工作會輕鬆很多。



二少拎著裝著夏宜的頭的容器走到後面專用的肉畜培養室裡面，琦琦的頭已經送來了，她正在編號為１７的培養槽裡面睡著。



二少隔著鋼化玻璃看著她，琦琦雙目緊緊的閉著，似乎睫毛上還沾著血跡，不知道是哪兒粗心的伙計，居然不給她好好的洗洗臉就放了進來。



二少把夏宜的頭安放在那個新買來的培養槽裡，嫻熟的將那些程序打開，激活她大腦中的再造生物芯片，培養槽中的營養液迅速的分解合化，按照她的ｎｄａ圖譜一點點的搭建起來，用不了多久，她的身子就會長出來??。



他離開了２１號培養槽，又回到琦琦身邊，望著她沉睡時候的嫻靜，似乎在笑。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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